
张文博

文化周刊 05责 编：梁腾 E-mail:meishuwenhua@126.com

新闻热线：010－64295079

2019年 3月 17日 星期日

之庐约言

书 法

书坛传真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书法家

协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的“全国第六届妇女书法篆刻作

品展”在青海省美术馆举办。

展览共展出全国各地的书法篆

刻作品 254 件，全面展示了我国当代

女性书法家高水平的创作成果和艺

术风采。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

协女书法家委员会主任孙晓云介绍，

本届展览参评投稿数是历届全国妇

女书法篆刻作品展最多的一次。从

展出的作品看，诸体兼备、厚古承今，

彰显了全国女书家踏实务本、勤奋耕

耘的精神；内容丰富、文辞绮丽，呈现

了不俗的文化品格和知识素养；新颖

别致、多姿多彩，凸显了女书家的静

雅气息和创新精神。 （梁腾）

全国第六届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在青海举办

书之大者
——阅读杨守敬

朱以撒

杨守敬是清代末期民国初年非常

重要的一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和金石

学家。

杨守敬一生所著学术著作达 86 种

之多，涉猎广泛，研究精深。比如成就

最大的《水经注》研究，杨守敬在《水经

注疏》上花的时间有 40 余年，这也是他

一生用力最深、耗时最久、成就最大的

著作（晚年曾自谓：“此书不出，死不瞑

目。”）。而书法在他整个学术历程中只

是一个分支，比如他在 30岁的时候写成

的《评碑记》《评帖记》，43岁时与潘存合

著的《楷法溯源》，到 73 岁完成的《学书

迩言》等。此外，他大量购买中国流落

在 日 本 的 唐 宋 古 籍 善 本 ，刻《古 逸 丛

书》，撰写《日本访书志》，并在日本传播

碑学思想，同时他又是著名的藏书家和

版本目录学家。而恰恰是这种阶段性

的研究，成就了杨守敬这样一种丰富

的、多元开阔的视野，因为他学术触角

的广泛性和综合性，也使得其书学研究

和书法创作根植于这种大的学问基础

之上，反过来，使他的书学理论研究与

创作更具有书法史的前瞻性和文化史

的厚度。

此次“书之大者——杨守敬的书法

艺术展”是文化和旅游部 2018年全国美

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我

们从杨守敬一生的学书历程入手，将他

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55

岁之前；第二个阶段，55 岁至 65 岁；第

三个阶段，65 岁至 76 岁去世。这三个

阶段是他个人书风成熟的过程，我们可

以从展出的 40件墨迹和碑拓文献、手稿

结合他的书学主张，看出杨守敬“碑帖

互融”思想和实践的不断完善。

可以说，杨守敬很早就奠定了他在

书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地位，其《评碑记》

《评帖记》关于“崇碑”思想的提出比刘

熙载所著《艺概·书概》早 5 年，比康有

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早 21 年。杨守

敬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推崇碑学思想的

同 时 ，还 提 出 了“ 碑 帖 并 举 ”的 主 张 ，

这 比 刘 熙 载 、康 有 为 提 出 的“ 尊 碑 抑

帖 ”“ 尊 魏 鄙 唐 ”更 加 客 观 ，也 更 具 有

远见。在《评碑记》中，他指出：“碑版

虽 古 ，不 必 皆 为 书 家 之 笔 ，集 帖 则 非

古 大 家 不 能 预 也 。”他 在 推 崇 南 北 碑

与集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家也是推

崇 备 至 的 ，他 称 虞 世 南 的《孔 子 庙 堂

碑》、欧 阳 询 的《九 成 宫 醴 泉 铭》和 褚

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为楷法极则，只

是颜柳之后，便没有新的书风面貌出

现了。所以杨守敬的《评碑记》《楷法

溯 源》都 以 唐 代 为 界 限 ，从 此 便 可 看

出他对唐碑的重视程度。相较于刘熙

载 、康 有 为 ，杨 守 敬 对 清 末 民 国 书 学

研究影响力似乎并没有他们大，主要

原因除了著作完成后并没有得到及时

刊行和传播，更主要的是杨守敬当年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个 人 影 响 力 还 不

够，而这之后不久他便应何如璋之请

携带《评碑记》《评帖记》手稿以及大量

中国历代碑拓到了日本。

人的命运有时候存在于不经意的

选择中。试想，杨守敬的人生要是缺少

日本这一环，历史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来

书写？如果说杨守敬应钦使何如璋之

招赴日是出于偶然，那么最终使他决定

赴日任使馆随员就是必然，这个必然与

他前六次科举（注：杨去日本前一共赴

京参加了六次会试，第七次会试是 1886

年他在任黄冈教谕时期）失利、为生计

考虑有直接关系。当时杨守敬的经济

状况并不理想，这从他 1879年在北京借

居潘孺初雷阳会馆后所记便可看出一

二：“孺初以穷京官自顾不暇，而啬衣减

食，以济吾困，此情此境，不堪回首，记

之以告子孙，其恩不可忘了。”

展览除了对杨守敬中期和晚期的

作品呈现以外，也对杨守敬对日本书

坛以及《学书迩言》的影响做了简单的

梳理。

杨守敬对碑学思想的传播，使日本

书法界眼界大开。有资料显示，杨守敬

带去日本的碑拓有一万三千多份。在

国内碑学思想已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

此时的日本书法界一直遵守着汉字行

楷书、假名、“二王”帖学三位一体的传

统模式，且这一时候日本书法界已开

始有所反省。换句话说，杨守敬的到

来恰逢其时。据最早和杨守敬有接触

的日下部鸣鹤所言，开始他们并没有

觉得杨守敬有什么过人之处。以当时

严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的地

位和声望，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位从中

国来的书法家。但当他们和杨守敬有

过多次接触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他们对杨守敬的学识佩服

尤 深 ，陆 续 追 随 其 学 习 书 法 、探 讨 书

学。因语言问题，他们的交流大多是

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1967 年日本书

道资料株式会社出版了由石桥启一郎

主编的《八稜研斋随录》便是杨守敬与

严谷一六的笔谈。1882 年，为纪念笔

的发明者蒙恬将军而镌刻的《蒙恬将

军之像碑》便是请杨守敬撰文和书写

的，这块碑至今竖立在日本东京墨田

区三围神社内。

书法是杨守敬一生学术成果的一

个局部，所谓“书以载道”，这种“道”贯

穿于他的一生。关于他的书法取法，他

曾说道：“我好金石，以汉碑六朝为最，

唐碑次之，古印次之、古钱次之，古铜器

又次之。”他的书法大致取法欧阳询、颜

真卿、《郑文公碑》《泰山金石峪》等，作

品熔碑之气势与帖之秀润于一炉，用笔

灵活虚和、书写沉着痛快。对金石学的

研究也使他的书法不只是停留在书写

的层面，在他与严谷一六的笔谈中有这

样的表述：“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

上，玩其书法次之。顾淹雅之士，未暇

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

不复上窥汉鼎。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

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今天我们以展览的方式梳理杨守

敬书法艺术的成就，一方面是为了缅怀

先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

严谨治学的态度，树立和增强我们的文

化自信。

（作者系“书之大者——杨守敬的

书法艺术展”策展人、武汉美术馆展览

部主任）

杨守敬 29岁所著 《评碑记》（局部一）

湖北省博物馆藏

杨守敬 29岁所著 《评碑记》（局部二）

湖北省博物馆藏

2006 年春天，中国书 协 在 浙 江

绍 兴 兰 亭 公 园 有 过 一 次 盛 大 的 书

法雅集活动。为了助兴，地方书协

在 公 园 内 一 个 景 观 的 入 口 处 安 排

了十几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身着古

装，立于一张张案前当众表演书写

《兰亭序》。没有帖，完全是凭记忆

自己写。当时，一个景象让人记忆

深刻：也许是占用了他们周末玩乐

的时间，小朋友们神气颇懒散，写字

的姿势也是懒懒的。但是，当你凝

视他们的笔尖时，却发现，每行、每

字、每一笔画的笔锋出入、运行轨

迹，竟然几乎分毫不差地沿着原帖

的 模 样 进 行 。 包 括 笔 画 与 笔 画 之

间、字与字之间纤毫入微的带笔，准

确、流畅，没有半点犹豫、迟涩。复

尔再看他们的神情，没错，确实是心

不在焉式的，有的还一边打着呵欠

一边斜睨着眼照写不误。仿佛那只

写字的手，只是一只安装在他们膀

上的机械臂，机关启动了，它们只管

按照已经设定的路线、动作机械而

准确地执行，与书者本人的注意力、

书写热情毫无关系。尽管节奏被一

律化了，字迹并无生机可言。这情

景让人有几分心惊。什么人以什么

样的方式把他们训练到这种程度？

他们知道自己掌握的是一种什么技

能，以及这种技能的要害之处吗？

获得这种训练结果的意义在哪里？

2009 年，当有机会到一所名校

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时，我

再次看到了类似的情景。十多位书

法本科生与三五位书法硕士研究生

同在一间教室里习字，他们照例在

写 二 王 。 他 们 当 然 是 在 精 心 地 练

习、创作，非应付式地表演，本质上，

却是更高层次的绍兴小学生式的书

写 。 他 们 书 写 的 动 作 可 谓 干 净 漂

亮，起、行、止皆轨迹鲜明，控制有

度，且结构明丽。你既惊讶于他们

在一招一式上的清晰与肯定，也大

大地疑惑：他们可会在此基础上朴

素自然地写字，同时，从中发现、塑

造自己，并孕育出书写的种种不可

预期的活鲜的变化？从那两届的毕

业展览来看，似乎没有人考虑过这

个问题。在习书者看来，一切——

笔锋切入的角度，运行的轨迹与速

度，字画之间的连带方式，包括变化

的方式——都应该是明白无误的、

严加把控的才对。至于书写中的开

放性，一种“未知”，这种“未知”与他

们各自生命个体之间渐次深入、深

化，滋生出奇妙可能的关系，真正的

“书如其人”“人书俱老”，不为他们

所学习。

八年以后，也即最近一两年间，

在一些美院的书法专业，情况依然

如故。这次是大学三、四年级的学

生，他们在重温唐人楷书。整体呈

现出的动作的熟练、完整，以及神态

的淡然、漠然，与十数年前的绍兴小

学 生 惊 人 地 相 似 。 我 尝 试 提 醒 他

们：不要临摹、背诵动作，自己写写

看。他们把帖合上，自己写。一下

笔，还是一样的招式。一起一收，一

转一折，一牵一引，完全是本能的，

近乎机械，完备得无话可说。然而，

没有生机，没有个体生命的印迹，没

有滋生变化的可能。包括最优秀的

学生，几乎全部如此。是什么样的

训练把本应最富生气的青年打磨成

了相同的模件，使他们一下笔便落

入使人瞠目的讲究与程式，而丝毫

领 悟 不 到 他 们 自 身 即 是 最 大 的 宝

藏，是他们自身的理解与运用，而不

是程式，最终将孕育无限可能，赋予

书写以生命与活力？

在当代一些声名卓著的中青年

书家的课堂上，能找到与上述诸种

现 象 的 一 种 呼 应 。 这 些 青 年 书 家

多 为 书 画 研 究 机 构 或 高 校 书 法 专

业的专职教师，他们中的数位已被

一些人认为“不让明人”，个别已被

一些人奉为“大师”。他们在课堂

上悉心解析、传授的，正是各种动

作、结构的一招一式。其入微的程

度，手段的科学，态度的自信，使人

叹为观止——他们并不关心书写中

“人”的因素，人与书的关系，以及这

其中蕴含的无限的潜能。甚至，对

于他们所热衷的那部分技术问题在

技术史上的位置关系，他们也并不

十分清楚。而其从者之众，之诚服，

亦使人叹然。

在这一部分书法教育者和习书

者看来，书法确乎是滑入“技之细

耳”而别无其他了。

“书法”是否还应更加精彩、丰

厚、动人？至少，从绵延数千年的中

国书法史来看，从其他任何门类的

艺术史来看，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熟练与漠然
——对当代书法教育的一点反思

周勋君

大数学家陈省身曾在一次访谈中

表示：如果让他和中学生一起考奥数，

是考不过这些孩子的。他认为数学竞

赛题目都不是好的题目，因为在两三个

钟头里能做出来的技巧性题目，不可能

有很深的含义。因为它离研究一个好

的数学问题还差得很远。陈省身还谈

到纳什，认为纳什的数学很好，但始终

爱做难题，想做难题出名，最后做得一

塌糊涂。

“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

陈省身如此说，理由也很简单，他认为

这样使数学家自由、快乐。

书法与数学似乎相距很远，但相同

之处是都有竞赛。竞赛是很吸引人的，

不须在意其中意义的大小，就像纳什，

大半生都在解难题，试图又一次刷新纪

录。数学家如果获大奖就不是一般的

数学家了——通常是如此题解。书法

家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声名是从

竞赛中来的，如果没有竞赛，书法世界

会多么乏味。陈省身所认识的数学有

好与不好两种——好的数学是有开创

性的，有发展前途的。好的数学可以不

断深入，有深远意义，能够影响许多学

科。而不好的数学就是那些仅限于把

他人工作推演一番的研究。数学使外

人有深奥晦涩之感，尤其好文艺者大都

在数学前一筹莫展。但陈省身说的是

一个可以通用的道理——一门学科，可

以通过一个人的实践做得很好，很有品

质。但也会有某些人做得很不好，没有

前景——尽管都可称为数学家，都有声

名，但境界相距太远了。

书法也有如陈省身说的好与不好

的分野。好是从长久性来认识的，可以

一直研究下去，空间越来越广大，内涵

越来越丰富，审美价值越来越高。而

不好则是算计于一时一事一利，舍远

取近，舍大取小，舍雅取俗，舍本取末，

借书法之名而抹涂，笔下尽皆江湖恶

俗之气。这就形成两极了，尽管会写

毛笔书的人都称书法家，真要考量则

有 天 壤 之 别 。 书 法 艺 术 自 身 没 有 问

题，是人自身的问题。譬如帖学者每

言必称学习二王，这本是一个很好的

方向，很有审美价值的矿藏，可以造就

出好的书法家，但最终没有，因为学的

是伪二王书，是时风中的所谓二王，俗

写媚写，越写越糟。更有一些人虽勤

于书写，也风雅规范，但一直没有具备

成为一位好的书法家的条件，因为不

知道如何成为好的书法家，缺乏这方

面品质的储备，因此到了终了，只能称

为一个熟练的写手。

竞赛的事可以做一时，不可能做长

久，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判断的。除了和

人一竞高下之外，有比竞赛更为重要的

素养、素质需要通过不竞赛的方式去研

究和积累，那就不是时常出现在场面上

了，而是在里子里，闷声不响地学习、思

考。这对于惯常场面上的人来说，是一

种抑制，能否自我约束，得看个人如何

理 解 。 宋 人 严 羽 曾 如 此 说 禅 ：“ 禅 家

者 流 ，乘 有 大 小 ，道 有 邪 正 。 学 者 须

从 最 上 乘 ，具 正 法 眼 ，悟 第 一 义 。”书

法 也 有 大 小 ，或 境 界 或 格 局 ，总 是 要

追最上乘。严羽又说：“若小乘禅、声

闻 、辟 支 果 ，皆 非 正 也 。”一 个 人 投 心

力 时 日 在 此 ，总 是 要 追 正 大 ，而 非 优

孟衣冠，徒炫外表。有意义的工作不

是做在面上的——艺术的难处就在于

自主于内，并不流连外界风景。陈省

身 有 一 个 与 书 法 相 近 的 说 法 ：“ 真 正

好 的 工 作 ，第 一 流 的 工 作 ，是 一 个 人

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

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和一群人讨论

的 结 果 。”书 法 是 第 一 流 值 得 去 做 的

工作，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滋养殆无异

议 。 个 人 向 往 的 方 向 、追 求 的 体 量 、

运用的方法以及所能承载的心理，实

在 太 个 人 化 了 。 每 一 个 人 都 依 己 而

行 ，除 了 具 体 实 践 的 勤 奋 共 性 ，余 下

全靠一个人来推进。这样就给书法家

很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也有很大的风

险和陷阱——大好或大坏的结果。智

永这样的出家人和谁讨论书法？陈景

润这样性情的人与谁讨论数学？只能

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很幸运，他们的独

立达到了大好。

一门一艺，有人应于外景，有人应

于内心，有人如江海，有人如沟浍。都

是自身使然。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好与不好 以撒信手

本 报 讯 3 月 8

日，由中国艺术公社、

中国新闻出版书法家

协 会 、中 国 楷 书 艺 术

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

“ 不 忘 初 心 —— 全 国

著 名 女 书 法 家 作 品

邀 请 展 ”在 北 京 泰 文

楼举行。

本次展览由书法

理论家吴川淮和策展

人 王 茂 策 划 ，邀 请 了

当代书坛女书法家张

改 琴 、杨 杰、陈 秀 卿、

李 静 、张 红 春、李 琳、

安 文 丽 、曲 奎 萍 、方

放 、赵 际 芳、王 文 英、

林玉梅、石文贞 13 位

作 者 近 期 创 作 的 150

余件作品。

此 次 展 览 ，她 们

以特殊的审美感受和

审美直觉，创作出了形

态不一的书法作品，在

全国的书法版图上，形

成了不同地 域的鲜明

风格。 （梁腾）

全国女书法家作品邀请展在北京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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